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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河患与河臣
———台北故宫藏于成龙 《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

席会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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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河图在清代尤其是康熙朝的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江南黄河图》

是由康熙帝亲自授命、由河道总督于成龙在清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年）绘制而成的。为解决河臣董安国误筑拦黄坝

所引发的黄河河患，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第三次南巡阅河，并授命河臣于成龙、内务府官员董殿邦等人绘制黄

河图，其后他还亲自创制立体 “清口图”，这几幅类型多样的河图都在康熙中期的河政运作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于成

龙绘呈的 《江南黄河图》曾经康熙帝与大学士等朝臣研读讨论，是河道总督于成龙和康熙帝之间、康熙帝和大学士之

间、大学士和九卿、詹事、科道之间沟通河务的桥梁，以及清廷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此图表现了康熙中期河政

党争、康熙帝南巡、于成龙治河等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康熙中期的舆图绘制机制和河政运作，在清代河政史、水利

史和地图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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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城市史、中欧交流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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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河图”，就是描绘河道及其水利工程

的舆图。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以 “治水国家”

和 “水利社会”而闻名于世，与之相关的河图源

远流长。迨至清代，河图的绘制与运用更趋成熟

化、多样化与制度化。治黄事关清朝漕运畅通与

京师国库供给、沿黄数省财赋民生与社会稳定，

是清朝国计与民生之所系，与之相应的河工是维

系黄河安流、漕运畅通的国家重要工程，河政是

清代历朝政府重要的施政内容，相应的黄河图是

清代河图的主体，绘制运用黄河图是清代皇帝、

朝臣、内臣与河臣沟通河务、治理河患、处理河

政、修治河工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就整个清代来看，康熙朝是黄河图绘制和运

用最为普遍的时期，该时期不少黄河图都是在康

熙帝的授意下绘制的，这与康熙帝本人重视治
河、六次南巡阅河、亲自参与治河密切相关。康
熙帝 “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
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①。康熙
二十年后，三藩已平，而黄河泛滥、运河淤塞，

·０３１·

①《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４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条，《清实录》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７０１页。关于康熙治河的研究，主要有李鸿彬：《康熙治
河》，《人民黄河》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第５５－５９页；刘德
仁：《论康熙的治河功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５７－６２、９３页；商鸿逵：
《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
期，第４２－５１页；李国梁： 《康熙治河》， 《史学月刊》

１９８３年第３期，第９２－９３页。



治河保运成为康熙帝最关注的军国要务。为治理

黄河河患，康熙帝一方面任命靳辅、张鹏翮等能

臣总督河道，并不时派朝臣或内臣巡视河工；一

方面一再谕令河臣进呈河图，在宫中时时研读河

图与治河之书，亲自探究治河之道，并经常与大

学士、九卿等朝臣阅图议事、筹议良方。除了委

派能臣治河、朝臣巡河、研读河图之外，康熙帝

还六次南巡，亲临河工，了解河情，指授方略。

而南巡之时，康熙帝往往携河图前往，在河工现

场，和随行大臣一道展图阅览，与河工实情相互

勘验，评点河臣的功过得失，制定方略。在康熙

朝的文献之中，治河是康熙中晚期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而关于河图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可以说，

康熙朝治河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与康熙帝重视

河图的绘制和运用是分不开的。

本文首先通过综合分析图上内容与形式及相

关文献，考订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江南黄河

图》的绘制年代与源流，再根据清代河工图的绘

制机制，分析判定 《江南黄河图》的绘制者与绘

制背景，厘清康熙朝中期河督董安国、于成龙治

河史实，梳理康熙朝中期康熙帝、河臣、朝臣绘

制运用河图、进行河政决策的机制与过程。在此

基础上，本文最后归纳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江

南黄河图》在康熙中期河工修治、河政运作中的

作用及其在清代河政史与清代河渠水利图历史中

的价值与影响。

一　台北故宫藏 《江南黄河图》之源流与内容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 《江南黄河

图》长卷一幅①，档案号为０２１５０１，绢本彩绘，

纵横１４６×３２８厘米，未注撰者和绘制年代。王

庸１９３２年编订 《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

库舆图目录》著录此图为：江苏南河图，一轴，

青绿画，绢本，青绫边，破。此系黄淮合流时黄

河下游及其附近堤防之图。东自海岸河口起，西

至江苏西北边砀山县止，故称 “江苏南河图”②。

据此可以断定，此图为原清内阁大库之图。１９８６
年编订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此图

著录为 “明代绢本彩绘”③。今览图上的行政建

置和水利工程均系清代情形，绝非明代舆图。根

据清代舆图命名规则和通例，此图应命名为 “江

南黄河图”④。
《江南黄河图》以水平方向自右向左展开，

将淮河、黄河、运河从上到下并置于一图之中。

全图将黄河的右岸 （即南岸）画在图的上方 （方
位大致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以传统形象画
法描绘单县、沛县、砀山县至海口段黄河，独山
湖至长江段运河，颍州至洪泽湖段淮河等三河的
河势及堤防工程。图中重点描绘了清口 （黄运交
会处）至海口段的黄河堤防，清口至长江、运河
交会段的里运河，以及高邮、宝应等七州县所在
的下河地区，加粗线条绘制上述区段的堤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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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北京大学李孝聪先生提供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带回

的黑白缩印复制件，特致谢忱。

王庸：《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北平）国立
北平图书馆，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３２年），第３页。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国立中央图书馆”

善本书目》，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８６年，第

３４２页。
“南河”是 “江南黄河”的简称，其中已含有 “江

南省”的涵意，不宜再赘用 “江苏”。江南分省时间，

史料记载纷乱，学者意见多有不同，主要有康熙六年
说、乾隆二十五年说、乾嘉之际说等观点，笔者赞同乾
嘉之际说，将有专文论述。从清代地图和河政、漕政等
文献中的实际情形来看，江南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是一
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康熙五十七年的 《皇舆全览
图》、雍正七年的 《皇舆十排全图》、 《十五省小总图》

和乾隆二十六年的 《乾隆十三排图》等清廷三大官方实
测地图中，都只有江南省而无江苏、安徽省；甚至清后
期还经常见到江南省的称谓和以江南省为绘制单位的地

图。就河图而言，无论是清代雍正年间的 《天下舆图总
折》、乾隆二十六年的 《萝图荟萃》、乾隆六十年的 《萝
图荟萃续编》等图目，还是清代档案、奏疏、水利专著
中，都只有 “江南黄河图”或 “南河图”之称，而没有
“江苏黄河图”之称。关于江南分省问题的研究，参见
侯杨方：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１０年第３辑，第１７－２８页；姜涛：《清代江南省分治
问题———立足于 〈清实录〉的考察》，《清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２期，第１２－２２页；傅林祥：《清代江苏建省问题
新探》，《清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２３－３１页；傅
林祥：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
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８年第２辑，第１１８－１２６
页；公一兵： 《江南分省考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０２年第１辑，第７５－８４页；王社教：《安徽称省时间
与建省标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１年第１辑，第

１６７－１７７页；季士家：《江南分省考实》，《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１９９０年第２辑，第９９－１１７页；等文。



中山脉的绘制较为简单，河、湖、海均绘出水波

纹，其中长江鱼鳞状波纹的画法较为精细，而海

洋波纹和浪花的描绘尤其生动形象，使黄海显得

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通过对图上内容尤其是水利工程的考释与解

读，可以准确判断出 《江南黄河图》的绘制年

代。首先，从政区建置来看，江苏山阳县庙湾镇

尚未设置阜宁县，说明此图表现内容在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八月之前； “仪真”未改名 “仪征”，

也即没有避清世宗雍正帝胤禛的名讳，表明此图

的绘制年代在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以前。其次，

从图上绘制的水利工程来看，清康熙年间修筑的

水利工程在图上大量出现，表明此图不可能是明

代舆图或顺治年间的舆图。图中桃源、清河、安

东段黄河北岸的中河已经绘出，漕船出清口渡黄

河、从仲家庄双闸入中运河，表明此图的绘制年

代在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年）靳辅开凿中河之

后；清河县连通黄河与盐河的双金门闸已经建

立，表明其表现年代在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年）

之后；云梯关以东绘出拦黄坝，黄河从云梯关外

的马家港东注黄海，表明其绘制年代在康熙三十

五年 （１６９６年）董安国修筑拦黄坝之后；图上

新中河尚未开凿，说明其表现内容在康熙三十八

年 （１６９９年）于成龙开凿新中河之前①；图中黄

河尾闾段的拦黄坝完好无损，说明其表现内容在

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年）于成龙奉康熙帝之命

拆除部分拦黄坝和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年）张

鹏翮拆除全部拦黄坝、康熙钦赐 “大通口”之

前。再次，从绘图的风格来看， 《黄河图》采用

了鸟瞰画法，是清初和康熙年间河图的典型绘制

技法和风格，也可以表明此图绘制于清雍正朝之

前。另外，此图中清口附近水利工程形态的画

法，与康熙二十六年前后周洽绘制、靳辅进呈、

现同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黄河图》② 较为类

似，表明两图的绘制年代相去不远。

综合来看，《江南黄河图》的绘制时间应该

在康熙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年）至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年）之间。从绘制机制来看，清代黄河图

主要是由河道总督组织编绘的；而在这段时间担

任河道总督的有董安国和于成龙两人，通过对两

人生平事迹尤其是担任河督时所修工程的考订，

就可以判定此图反映的是哪任河督的治河事迹，

进而厘清此图的绘制者和绘制背景。

二　于成龙治河、康熙南巡

　　与 《江南黄河图》之绘制

　　康熙中期，靳辅治河之后，黄运两河基本得
以安流畅通，但其下河治理之策因康熙帝的疑虑
和其他大臣的反对没有实施，下河地区的河患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③。继任的河督王新命无所作
为，而董安国则更是误筑拦黄坝，致使黄淮从海
口向上游连年溃决，下河地方时遭淹没，清口淤
塞④。清廷虽不惜每年花费数百万库银，屡遣大
臣督修，但因河臣措施不当，均无成效。

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年）八月己酉至康熙
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十一月丁酉间，董安国担任河
道总督。康熙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年）黄河在童家
营决口，水入射阳湖，苏北里河、下河地区几成
泽国，高宝等七州县哀鸿遍野。董安国认为是黄
河尾闾、海口段河道淤浅所致，遂命人在云梯关
外筑起一道长六百余丈的挡水月堤，称 “拦黄
坝”，并在四套处的马家港开挖引河一千三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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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张鹏翮 《治河全书》卷５ 《中河图说》详细
记载了中河和新中河的来历，其文略云： “向者漕艘自
清口岀黄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运河。康熙二十六
年 （１６８７年），前河臣靳辅以黄河风涛之险，请自骆马
湖凿渠，历宿、桃二邑，至清河仲家庄岀口，名曰中
河，以通行运。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年），前河臣于成
龙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黄河，地势卑下，潴水弥漫，难
以筑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
六十里，名曰 “新中河”。及次年 （１７００年），臣鹏翮任
事，见新中河浅狭，未足行运，且盛家道口河头湾曲，

重艘挽运不顺。仰遵圣谟，于三义坝以下，用新中河之
半，三义坝以上，用旧中河之半，合为一河，重加挑
浚，一律深通，于是运道始成，而漕艘利涉矣。”载
《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４７册，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
四十二年抄绘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４１１页。

席会东：《清康熙绘本 〈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
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０４－１２６
页。

关于康熙中期治河党争、靳辅治河，详参席会东：
《清康熙绘本 〈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述》，第１１３
－１１７页。另参王英华：《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
两次争论》，《清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７６－８５页。

关于董安国治河及其所绘的黄河图，参见席会东：
《海外藏康熙 〈黄运两河全图〉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
馆馆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第７９－８８页。



丈，引黄河主流从云梯关外马家港由南潮河东注

入海①，形成新的尾闾河道。因新开尾闾河道狭

窄曲折，黄河下游泄水不畅，上流愈益壅遏，引

发上游频繁溃决，致使清口淤垫，洪泽湖水泛

滥，泄入下河高宝七州县。康熙三十八年三月，

康熙帝南巡高家堰时，指示时任河道总督于成龙

拆除拦黄坝，但于成龙并未拆除全部拦黄坝。康

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张鹏翮出任总河，他上任

之初就巡视黄河入海口，修治尾闾河身。在康熙

的支持下，他悉数拆除拦黄坝，并开浚黄河尾闾

近海河身，实施后成效卓著，得到康熙的赞赏，

并亲自给原拦黄坝处赐名 “大通口”②。此后黄

河顺轨，安澜十余年，董安国遗留的问题得到了

彻底解决。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门荫入

仕，历任通州知州、安徽按察使、直隶巡抚、安

徽巡抚、河道总督，为官清廉，颇有政绩，深得

康熙帝信任和欣赏。但他为人刚愎自用，曾拉拢

党羽，极力反对前任河督靳辅开凿中河和筑堤束

水的下河治理之策，并在康熙二十六、七年间酿

成党争，致使靳辅于康熙二十七年被罢职，其幕

僚陈潢下狱冤死。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午，于

成龙受命担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三年，于成龙

上疏奏请加筑通州至峄县间的运河堤防和荥泽至

砀山间的黄河堤防，改建高家堰土堤为石工，疏

毛城铺引河，筑清江浦迤下及江都、高邮诸堤

工。另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并请开吏民捐款

筑堤。康熙帝准其筑高家堰石工之请，但他开捐

例的主张遭到康熙帝当庭责难。在康熙帝的诘问

下，他承认靳辅所开减水坝有益，从前诋毁靳辅

之言是妄奏。康熙三十四年八月癸卯，于成龙丁

父忧去职还京，董安国代任河道总督③。康熙三

十七年，于成龙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修筑永

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濬治，绘图进呈，康熙

帝命改浑河名为永定河。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丁

酉，董安国因无能而罢职，于成龙复任河道总

督。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三月庚

午，康熙在清口临视高家堰、归仁堤等工，令于

成龙疏浚清口、改建东西坝，使清水畅出、刷深

黄河，将黄河尾闾河段裁弯取直，拆除云梯关外

的拦黄坝，使黄河下游畅流入海，并命他将清口

应修之处绘图呈览④。其后，康熙帝沿运河一路

南行，用水平尺测量各处水位，指出黄河下游水
位过高是导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垫、里运河泛
滥、下河水患的原因，责令于成龙坚筑高邮以上
临湖堤岸、高邮以下里运河东堤，挑浚疏通芒稻
河、人字河，使高邮诸湖水、运河水由其归于长
江。按照康熙帝的指示，于成龙拆除部分拦黄
坝，并开凿了新中河。但因他年迈多病，康熙帝
指示修筑的许多工程并未实施。康熙三十九年二
月间，于成龙派人堵塞马家港，工未竟而于康熙
三十九年三月病逝。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丁未，康熙帝品评几任河
道总督的是非功过时说：“靳辅治河时，河道甚
好。自任王新命后，仅守靳辅成绩，并无别行效
力之处。于成龙初任总河，已将靳辅所修之处，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１５ 《章奏》“会勘马
家港等工”条录董安国于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所上
“谨陈两河见在情形请旨公勘会议以重河防事”题本记
载：“惟海口乃全黄去路，案查云梯关迤下，为昔年海
口，今则日淤日垫，距海二百余里。下流之宣泄既迟，

则上游之壅积愈甚，水势不能容受。小则倒灌，大则漫
溢，断断不免矣。见今河臣于云梯关下马家港地方挑挖
引河一千三百余丈，导黄河之水由南潮河东注入海，急
应儧挑开放。”载 《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４７册，第６９５
页。《治河全书》卷十六 《章奏》“海口创建拦黄坝”条
中载董安国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所上题本也详细记载了

拦黄大坝及筑堤束水工程的修筑情形，载 《续修四库全
书》第８４７册，第６９９页。

［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１１ “清河山阳安东
三县黄河事宜”条 （《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４７册，第５８８
页）中载： “马家港，查此港因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
董安国以海口淤浅，开挖引河，导黄由小河口以入海。

至三十九年二月间，前河臣于成龙委员堵塞，是年四月
间合龙。六月间，水冲开复筑未就。今大通口宽深河流
顺轨，此港尽淤，四十年置铁犀堤上以镇之。大通口，

即旧拦黄坝处。康熙三十八年，议拆拦黄坝。前河臣仅
拆其半，至三十九年臣遵旨尽行拆去。即于是年赐名
“大通口”。又伦敦英国博物馆藏张鹏翮 《运河全图》黄
河入海段云梯关外的大通口处的注文 《大通口说》也有
相似记载。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８ 《于成龙传》，（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册，第５７５－５８２页。

《清圣祖实录》卷１９２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

条，《清实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１０３５页。《圣祖仁皇帝圣训》卷３３ 《治河一》“康熙三十
八年三月庚午”条记载相同。



改治一二次。及至董安国，则事尽废坏不堪

矣。”① 他还认为靳辅、董安国、于成龙等人都

仅知筑堤，不懂疏浚清口、使清水畅出刷深河

身，都没有彻底解决水患。总体来看，于成龙勇

于任事，为官清廉，担任直隶巡抚期间治理永定

河 （即浑河）也确有成效，但他先后两任河道总

督期间，除开凿新中河外，并无太多建树，更没

有解决董安国误筑拦黄坝而加剧的黄河尾闾决口

和清口淤垫以及靳辅治河以来的下河水患问题。

这也导致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和欣赏演变为质疑和

责难。

于成龙两任河道总督期间，曾经绘呈过多幅

黄河图。上文已经述及，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

午，康熙南巡临视高家堰、归仁堤时，曾命于成

龙将清口应修之处绘图呈览。于成龙进呈的河图

都经过康熙帝的御览和批示，也经过清廷重臣的

研读和讨论，在清廷讨论下河治理方略时起到一

定的 作 用。张 鹏 翮 《治 河 全 书》卷 二 《上

谕》载：

臣 （张鹏翮）到清江浦，询笔帖式马

泰，检出御书上谕一条，由清字译出，系康

熙三十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谕，谕河道总督于

成龙：“画河图去的董殿邦等于七月初三日

到来……再细观河图内，要紧应修两处，今

特谕：在南方面谕你将人字、芒稻河紧急挑

挖等谕，闻得至今未曾动工；若真未动工，

大有所失。似此迟误，不但运河东堤难保，

关系民生最重。如今若不紧紧挑宽五、六十

丈，使不得为此”。又专谕尔等又一件事：

“看得河图内归仁堤、便民闸等口，俱已堵

塞，毛城铺以下等口，俱未堵塞。将便民闸

等口堵塞，毛城铺等口所出之水将归何处？

必定散漫各处，民大受害。此处关系紧要，

宜速筹一策。这二事外，各处工程修至何等

光 景？将 水 势 情 形，紧 急 奏 闻，为 此

特谕。”②

据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三 （庚午），

康熙帝派人传满文上谕给于成龙，以河图所示情

形责令于成龙尽速挑浚人字河、芒稻河，堵塞毛

城铺迤下各口。因于成龙系满洲人，故康熙帝以

满文传上谕。其后，满文上谕由笔帖式马泰译为

汉文后保存于清江浦河督衙署中。据康熙上谕可

知，康熙帝之前曾派董殿邦去清江浦河署问候于

成龙，向其了解河务进展，并绘制河图。董殿邦

于三十八年七月初三向康熙帝复命时，带回奉命

绘制的河图供康熙帝御览。

董殿邦，字涵公，辽海人，归入满洲正黄旗

籍，是清代内务府董氏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而

且他本人以善画山水画见长③，所以康熙帝才委

派他前往河院了解河情、绘制河图，责令于成龙

绘制河图。董殿邦于康熙三十八七月初三从河院

带回、呈送给康熙御览的河图，究竟是董殿邦奉

命所绘，还是于成龙所绘，抑或是两人合作绘

制，因史料阙如，难以定案。但董殿邦曾传谕督

促于成龙治河绘图，并将绘成之河图带回进呈康

熙，足见董殿邦与绘制河图关系之密切。

据其墓表记载，董殿邦一生在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为官，所以清陈大复所撰墓表中称其为
“三朝之硕辅，一代之伟人”。董殿邦先后任正黄

旗包衣管领、佐领等职事与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
（康熙五十年）、内务府总管、畅春园总管等要

职，自康熙十五年袭官至乾隆四年致仕，宦海沉

浮六十余年；其任职之久，堪比康熙、乾隆二

帝。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董殿邦曾扈从康熙帝南

巡，并绘制河图，与河臣讨论治河事宜。其墓表

云：“公学识该洽，经济优长，随所服官，皆有

建树。当公之扈跸南巡也，奉旨图写全河形势，

日与河臣商榷修防蓄泄之要，动中机宜。江淮间

·４３１·

①

②

③

《清圣祖实录》卷１９８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丁未”

条，《清实录》第六册，第１３页。
［清］傅洪泽： 《行水金鉴》卷１３９ 《运河水》引

《河防志》录此上谕与张鹏翮所录文字基本相同 （（上
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２００３－２００４页）。另 《清
圣祖实录》卷１９４ “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庚午”条 （《清实
录》第五册，第１０５０页）记载内容与张鹏翮所记基本相
同，但文字已经过修饰，失去了满文上谕原文的口语化
特点以及部分信息。又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３３ 《治河
一》“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庚午”条与实录记载相同。

［清］佚名：《读画辑略》，不分卷，载洪业辑校：
《清画传辑佚》， （北平）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
处，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铅印本，第１１－１２页。

《读画辑略》清乾隆年间人撰著，文为顺康雍乾四
朝画家小传，多录清朝宗室和满洲画家。洪业据原燕大
图书馆藏乾隆晚期抄本 《画人备考》辑录校注，此书另
有晚清陈烺辑本 （收入 《文艺丛刊甲集》，（上海）商务
印书馆，民国四年铅印本，民国六年再版）。



素苦□ （沮）洳，砥□ （砺）□ （安）澜，公与

有力，至今故老有能言其事者”①。墓表中虽未

明言董殿邦于何年扈从康熙帝南巡，与哪位河臣

探讨治河事宜，但结合前文所引上谕的记述，可

以断定董殿邦是在康熙三十八年扈从康熙帝第三

次南巡，而且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至七月三日

间与时任河道总督于成龙探讨 “修防蓄泄之要”，

并图写 “全河形势”。另外，董氏与高氏均有多

人担任内务府要职，堪称内务府世家，而且两大

家族有联姻关系，如董殿邦次女嫁雍乾年间的江

南河道总督高斌之侄高泰为妻②。因此，董殿邦

应该与高斌相熟，并可能一贯关注和了解河务，

所以才能 “动中机宜”。

张鹏翮 《治河全书》中所载的康熙上谕反映

了清代康熙年间黄河图的绘制和流传机制：康熙

帝委派内务府擅长绘画的官员前往河院了解河

情、绘制河图，并带回京师进呈御览。康熙帝通

过河图了解河务及河督的治河进展，并以河图向

河督指授方略。可以说，黄河图在清代康熙朝的

河政运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了在河道总督和康熙帝之间呈奏、流转

外，于成龙绘进的河图在康熙帝和中央官员进行

河政决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运用。《清圣祖

实录》卷一九五载：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上以于成

龙所绘河图示大学士等，谕曰： “今四海太

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视，知水之不

治，由洪泽湖水势甚大，既不能泄，又加

黄、运两河合并，势愈浩瀚，以致泛溢。

……朕意惟有导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

水，而疏泄洪泽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

刷沙淤，如此则水自无不治矣。今岁南巡，

见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垫。洪

泽湖水不出，自高家堰减水坝流入高、宝诸

湖，自高、宝诸湖流入运河，以致下河田地

尽被淹没。……近差工部官员往看，清口仍

然淤垫，洪泽湖水仍未出口，堤岸尚未告

竣。清口甚为紧要，如不将清口挑浚，湖水

不出高家堰，并运河堤工，虽加高厚，均属

无益。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阅河

图，速议具奏”。③

据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康熙帝

以于成龙所绘河图谕示大学士，指出黄河水患的
根源是清水无法畅出清口，致使黄河倒灌，清口
淤垫；洪泽湖水不能从清口泄水，唯有自高家堰
减水坝流入高、宝诸湖，又自高、宝诸湖流入里
运河，漫过运河东堤后，再泄入下河地区，致使
下河田地坟庐尽被淹没。因此，解决下河水患的
关键是疏浚清口，使洪泽湖水能畅出清口、刷黄
冲沙。

康熙帝和大学士及九卿、詹事、科道所研读
谈论的河图应该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康
熙帝命于成龙将清口应修之处绘制呈览之图。在
此，河图成为河道总督于成龙和康熙帝之间、康
熙帝和大学士之间、大学士和九卿、詹事、科道
之间沟通河情的桥梁，是康熙中期清廷进行河政
决策机制和河务运作的重要纽带。

根据 《董殿邦墓表》和康熙帝上谕记载，董
殿邦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二、三月间扈从康熙帝南
巡时 “奉旨图写全河形势”，也就是绘制 “黄河
全图”的。而于成龙在三月奉命绘制之图则重在
表现 “清口应修之处”，两者的涵盖范围和表现
重点有所不同。根据康熙帝阅图后的描述和指
示，康熙三十八月七月董殿邦带回清宫之图和康
熙三十八年九月清廷研读之于成龙河图，描绘重
点都应该是清口洪泽湖地区和下河地区，而不是
黄河全图。因此，董殿邦所绘之 “全河形势图”

是否就是他三十八年七月初三带回给康熙帝御览

之图，康熙帝与大学士在康熙三十八年九月进行
研讨所据之于成龙河图是否就是三十八年七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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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陈大复：《光禄寺少卿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墓
表》，载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郑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７６册，第１９５页。

董殿邦墓在今北京房山区良乡南坊镇董氏祖茔，其拓片
纵２１５厘米，宽７７厘米，满汉合璧。董殿邦生平事迹另
参清雍正鄂尔泰等纂修，李洵、赵德贵点校， 《八旗通
志》卷４ 《旗分志四·正黄旗满洲佐领》， （长春）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７页。

刘小萌：《关于清代内务府世家》，载 《明清史论
丛———孙文良先生诞辰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沈阳）辽
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另刊载中华文史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ａ．ｎｅｔ／ｃｎｓ／ＱＳＹＪ／ＺＴＹＪ／ＺＺＳ／０３／２０／

２００６／１６４００．ｈｔｍｌ，２００９－６－１５．
《清圣祖实录》卷１９５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

条，《清实录》第五册，第１０５８页。《圣祖仁皇帝圣训》

卷３３ 《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条记载相同。



三董殿邦带回之图均无法断定。换言之，上述文

献中共记载过三幅黄河图：分别是墓表中所载董

殿邦于康熙三十八年二、三月间扈从康熙南巡时

所绘之 “全河形势图”、董殿邦于康熙三十八年

七月从河院带回进呈康熙帝御览之黄河图、康熙

帝与群臣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所阅读研讨之于成

龙河图，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是否为同

一幅舆图，或是其中的两幅实为同一幅舆图，凡

此种种，目前仍难于断言。可以断定的是，三图

均为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之后应康熙帝要求绘

制、重在表现康熙帝南巡治河之功，着重描绘清

口、下河地区河势与水利工程的黄河图。

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江南黄河图》重点

描绘的正是洪泽湖水不能从清口畅出泄水刷黄，

一则使黄河倒灌、淤垫清口，再则自高家堰减水

坝流入高、宝诸湖，又自高、宝诸湖流入里运

河，泄入下河地区的河势情形，与康熙帝所述于

成龙之河图甚为切合。因此，《江南黄河图》很

有可能就是于成龙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至九月间

绘呈康熙帝御览之黄河图。

在与大臣详细研读于成龙绘呈的河图后，康

熙帝认为平面河图难以反映地势高下、河道高

低，准确描绘河势，于是他便运用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以来从任职清廷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１６５６－１７３０）、张诚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１６５４－１７０７）等人那里所学

的立体几何知识①，亲自改制木刻的立体清口河

图，以便明了河势、治理河患。 《清圣祖实录》

卷一九六载：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上）谕

大学士等曰：“河图绘于纸上，平漫难辨高

下。朕欲改清口，刻木制成一图，观看易

明。着侍郎常绶前往河工，会同于成龙，清

口应否改移，详加看阅，岁内着速回具

奏”。②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辛巳，奉差查勘河

工、工部侍郎常绶等回奏。上曰：“尔等带去改

移清口河图，伊等云何？”常绶奏曰：“于成龙等

云，遵上旨改移清口，则清水自是易出；但水泛

时，两边堤岸倘致冲决，保护为难。将高家堰减

水坝堵塞，加帮修筑，似有裨益。”③ 康熙帝亲

制立体木刻 “改移清口河图”，并派工部侍郎常

绶携图前往河院，勘验河工，并传谕河督于成龙

依木刻立体图改移清口。于成龙回奏，改移清口

容易导致堤岸冲决；堵塞高家堰减水坝，加高堤

防，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洪泽湖水出清口刷黄，

更为可行。收到于成龙回复后，康熙帝向群臣陈

明相关利害，让大学士与九卿讨论清口治理方

案。如果说于成龙绘进河图是汇报河情、陈述政

见的工具，那么康熙帝亲制、并派人下赐于成龙

的木刻立体 “改移清口河图”，则是康熙帝指授

治河方略的工具。

《江南黄河图》原藏清内阁大库，说明此图

应该是随于成龙的题本奏疏一并上奏康熙帝御览

的。今检清康雍年间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

图目录 《天下舆图总折》之中，著录为康熙三十

八年前后的河渠水利图有：“康熙三十八年二月

初二日，奉旨交来 《旧黄河图》一张、《黄河绢

图》一张、《黄河图》一张、《通州河图》一张、

《洪泽湖图》三张、《永定河图》一张、《通州永

定河合画图》一张。”④ 这些 “奉旨交来”的河

图主要是黄河图、江南洪泽湖图和直隶通州永定

河图，绘制时间呈送在康熙三十七、八年间。而

在这段时间，于成龙先担任直隶巡抚修永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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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康熙帝一贯重视西方科技，聘任耶稣会士担任宫
廷教师，亲自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欧洲天文学、

地图学和数学。详参潘吉星： 《康熙帝与西洋科学》，
《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７７－１８８页。康
熙曾命白晋、张诚等在法国招募多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主持测绘 《皇舆全览图》，对清代政区图乃至欧洲国家
的疆域政区图测绘都产生重要影响，对此中外学者自二
十世纪初就有许多研究，兹不赘述。

就数学知识而言，康熙曾先后向耶稣会传教士南怀
仁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１６２３–１６８８）、张诚、白晋等
人学习 《几何原本》（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并亲自参与 《几何原
本》满汉文本的翻译编订，具有较好的数学基础尤其是
立体几何知识，从而为其制作立体河图奠定了基础。详
参康明昌：《〈几何原本〉四百年》，《数学传播》２００８年
第３２卷，第１６－２９页。

《清圣祖实录》卷１９６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
未”条，《清实录》第五册，第１０６７页。《圣祖仁皇帝圣
训》卷３３ 《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条记
载略同。

《清圣祖实录》卷１９６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辛
巳”，《清实录》第五册，第１０７０页。

［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天下舆图总折》，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舆图房第一号档案。



安浑河堤并 “绘图进呈”，康熙帝改浑河名为
“永定河”；后又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起复任河
道总督。从时间和制度推断，这些图很有可能都
是于成龙绘制进呈的。不过， 《天下舆图总折》

中著录的几幅黄河图进呈时间均在康熙三十八年

二月初二，正是康熙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三次南
巡之日，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康熙帝指示于
成龙绘制清口河图之前。因此，上文所载康熙三
十八年七月、九月康熙帝两次所示的河图，应该
是于成龙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后绘制，董殿邦于
七月初三带呈康熙的新图，而不是康熙三十八年
二月初二入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之旧图。

三　于成龙 《江南黄河图》之价值

台北故宫所藏 《江南黄河图》，绘制时间介
于靳辅 《黄河图》和张鹏翮 《黄河全图》之间，

反映了康熙前中期知名河道总督靳辅和康熙朝中

后期知名河督张鹏翮之间，董安国、于成龙两任
河道总督治河的史迹，突出描绘了康熙三十五至
康熙三十八年间黄河尾闾、里运河和下河地区的
河势情形。于成龙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之后
受康熙帝之命绘制、由董殿邦带呈给康熙帝御览
的河图，是河道总督于成龙和康熙帝之间、康熙
帝和大学士之间、大学士和九卿、詹事、科道之
间沟通河务的桥梁，是康熙中期清廷进行河政决
策的重要依据。康熙帝委派擅长绘画的内务府官
员董殿邦前往河院了解河情、督促河督绘制河

图，通过河图了解河务及河督治河进展，又以自
创的木刻立体 “改移清口图”向河督指授方略。

可以说，河图在清代河务决策和河政运作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康熙中期于成龙担任河道总督治河期间，康
熙帝、河臣于成龙、内臣董殿邦都主持绘制过黄
河图，其中既有河督于成龙绘呈、重点描绘清
口、下河地区的 “江南黄河图”，又有河臣董殿
邦所绘表现黄河全程的 “全河形势图”，更有康
熙帝别出心裁创制的木刻 “改移清口图”，充分
反映了清代黄河图类型和来源的多样性。如台北
故宫藏 《江南黄河图》确系于成龙在康熙三十八
年七月前后所绘，那么此图正反映了于成龙治河
的历史与清康熙中期的河图绘制机制和河政运作

方式，在清代河政史、水利史和地图史上都具有
重要价值。

《江南黄河图》的覆盖范围仅限于江南一省，

与靳辅和张鹏翮所绘河图多表现河道总督所辖全

境河道或黄河全程不同，开创了清代分段黄河图
或分省黄河图的先河。此图虽然不及靳辅 《黄河
图》那样精美绝伦，也没有像张鹏翮 《黄河全
图》般广泛流传，但却是清代康熙朝河渠水利图
中的重要一环，在清代黄河图乃至河渠水利图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附记］感谢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审
稿专家所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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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研究》征稿启事

《中国古都研究》创刊于１９８３年，是由中国古都学会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本刊以推进中国古都学
研究为宗旨，致力于刊发古都历史研究和古都文化现代传承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读者对象主要为国内外
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与城市规划建设部门的专家、学者及管理人员。
为全面展示古都研究最新成果，推动古都研究，本刊向国内外古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发出征稿邀

请，热忱欢迎各位方家不吝赐稿。
优先刊发

１．本刊优先刊发古都学研究最新成果，优先刊发反映国内外古都学相关研究前沿、最新成果及古
都建设动态的研究论文；

２．文稿如系课题研究成果，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本刊将优先刊用；

３．本刊对高质量稿件，采取优稿优酬的原则支付稿酬和图片费用。
稿件要求

１．来稿需符合学术规范，观点鲜明，论证缜密，材料翔实，语言精练，注引严谨，篇幅一般在８０００字
以内，重大选题以不超过１５０００字为宜；

２．稿件一般包括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所在省份和城市、邮编、中文摘要（２００－３００字）、关键词
（３－５个）、英文摘要、正文（学术性论文应加注释）。引文请使用页下注，认真核对并注明出处。
投稿方式

１．信函投稿，投稿地址：７１００６２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１９９号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院古都学会秘书处，来稿请注明《中国古都研究》投稿；

２．电子邮件投稿，投稿邮箱：ｚｈｇｇｄｙｊ＠１２６．ｃｏｍ；
特别说明

１．请勿一稿多投。投稿后４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２．编辑部对刊用的文稿有权删改，重大删改当与作者协商，不愿删改者请在投稿中注明。

《中国古都研究》编辑部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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